
14
民间收藏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022年7月23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钱 卫 视觉设计∶黄 娟

宋代诗人翁卷有诗云：“乡村四月闲人

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中国的蚕桑文化源远

流长，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笔者的

藏友手中有一把精巧雅致的桑蚕纹紫砂壶。

我国的蚕桑文化发展经历了萌生、成熟、

兴盛和迁化等四个阶段。其中，以蚕纹为标

志的石器时代是萌生期，以“桑、蚕、丝、帛”的

甲骨文字、玉蚕和“采桑图”为标志的夏商周

时期是成熟期，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秦汉

隋唐时期是兴盛期，以蚕丝民俗为标志的宋

元明清时期是迁化期。由于蚕与人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所以它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十分

崇高，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蚕桑文化体

系。这套蚕桑文化内涵丰富，融诗词、书法、

绘画为一体，集各类丝绸服饰为一堂，丰富多

彩，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是

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之一。

这把桑蚕纹紫砂壶泥料纯正，发色润泽，

长19厘米，宽12.6厘米，高8.4厘米，重442

克，敞口，圈足、带盖、弧腹，在耳把、壶流、盖

面和器身上雕饰桑叶和蚕虫，形象逼真，刻画

清晰，加之制作考究，称得上是紫砂壶中的佳

作。壶底款识“陈鸣远制”。陈鸣远，号鹤峰，

又号“壶隐”、石霞山人。清代康熙年间人，因

有不同说法，具体生卒年月待考。相传其父是

制壶名匠陈子畦，宜兴上袁村人。他制作的紫

砂茗壶式样新颖，雕镂兼长，多具创意，且能自

制自署，以技艺全面精湛、富有创造精神驰名紫

陶艺苑。他上承明代精华，下启清代格局，还突

破以往常见的单纯几何形体，把视野转向大自

然，制作出几可乱真的“像生器”，发展了自然写

实的风格，在紫砂壶艺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陈鸣远的紫砂作品流传至今并不算多，

散布于海内外藏家手中，并没有系统地排比

鉴别，因此，藏友的这把紫砂壶是否为真品也

有待严谨鉴定。

在门类众多的茶具中最富文化内涵的莫

过于宜兴紫砂茗壶。紫砂茗壶不轻浮、不媚

俗、不炫耀，它的气质与文人追求的“天然去

雕饰”相近，体现出一种默契。反过来，文人

墨客古雅精致的品位也影响了紫砂壶的艺

术风格，他们的审美导向促使制造者不断创

新，以符合新的审美标准。

清代紫砂壶的创作工艺有很大改进，在

装饰上面多采用浮雕、印花、贴花、加釉加彩

等工艺，让紫砂壶变得越来越华丽，也慢慢

被宫廷看重。陈鸣远的作品师法自然，又工

艺精美，制作考究，为这一趋势开创出极好

的范例。古代陶器专著《阳羡名陶录》中，作

者吴骞赞陈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足

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

对于国人而言，品茶是日常生活中的休

闲活动，也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品茶承载着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孕育的人文精神。蚕则以它的执着

勤奋、满腔付出获取了人类历史上最长远最

深厚的感情。唐代诗人王建的《雨过山村》中

“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就描写

了婆媳一起浴蚕选种的情景。一把小小的桑

蚕纹紫砂壶将中国的茶文化与蚕桑文化完美

融合，的确是别具匠心。

◆ 胡胜盼紫砂壶上养桑蚕

■ 雅致的桑蚕纹紫砂壶

“津巴布韦”在非洲班图语中

是“石头屋”或“石头城”的意思。

津巴布韦的历史文化与生俱来就

与当地盛产的石头有着不可分割

的密切联系。津巴布韦有大批蛇

纹石、孔雀石、乌石、钴石等优质

石料，石雕艺术更是源远流长。

津巴布韦五大城市之一的马斯温

哥有一处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存

——“大津巴布韦”遗址建筑，即

由雕刻精美、雕工高超的石头建

成，成为非洲古老文明的象征。

2006年在上海世贸商城举

办的艺博会上，我觅到了一件来

自津巴布韦，名为“母亲”的石雕

作品，它的作者是艺人JOM。

该石雕高16厘米，长12厘

米，宽6厘米，刻画了一位慈祥的

母亲，拱手弯腰，捧罐浇水的动

态。整件作品体积不大，线条粗

犷，雕工精湛，以简洁朴素的雕刻

语言讲述了非洲的传统与精神，

以独特的夸张变形强调了生命的

本质与内涵。

总的来看，津巴布韦石雕艺术“表达生命

存在方式”的现实手法极尽夸张、抽象，是有

着很强心灵想象色彩与超情绪的艺术表达。

在非洲旱季的骄阳下，在植被覆盖的群山中，

当地的石雕艺术家们依树而坐，用最原始的

工具一锤一凿，把石头雕琢成充满力量美的

艺术作品。独特的石雕艺术曾经吸引并影响

包括毕加索、马蒂斯等大批艺术家，让他们获

得无穷的艺术灵感。

20世纪50年代末，津巴布韦现代石雕艺

术兴起并逐渐成熟，近年来更成为欧美文化

艺术界、收藏界的热门收藏品。目前常见的

津巴布韦石雕题材大多与当地的宗教和民间

故事有关，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给人以独特

的唯美与宁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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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布韦石雕 ·母亲

近年来，新冠疫情时有反复。作为一名

收藏爱好者，在积极配合防疫措施之余，不由

得在自己的藏品中寻找与防疫有关的物品，

并衷心祝愿广大防疫工作者平安，期待抗疫

胜利的消息早日传来。

经过盘点，我在收藏品中找到两枚20世

纪初的防疫纪念章。第一枚是浙江省嘉兴临

时防疫队证章，银质。整枚纪念章制作精细，

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挂链，下部略呈七角星

形，直径约3.5厘米。章体中央有一凸起的圆

形图案，内有红十字医疗标志。七只星角里

各有一个繁体浮雕汉字，分别是“嘉兴临时防

疫队”，呈逆时针排列。纪念章背面比较简

洁，仅有“嘉兴宝成”的款印。

我收藏的第二枚防疫纪念章是1946年

制作的“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纪念章”。纪念章

呈十字花形，黄铜质地，直径3.8厘米左右。

这枚纪念章的主体部分采用当时常见的重轮

同心圆环设计，环形中央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图案。纪念章边缘的十字形花瓣上分别镌刻

着“防疫”“上海市”“委员会”“1946纪念章”

等文字，和章面中央的梅花相映相衬，让整枚

纪念章更显活泼灵动。

这两枚证章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信

息。据史料记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防

疫制度的国家。《汉书 ·平帝纪》里就有关于隔

离观察治疗的记录。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专

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

患病之人。1910年，东三省鼠疫猖獗，防疫

先驱伍连德博士运用现代卫生防疫科学，进

行鼠疫防治工作。北洋政府于1919年3月在

北京设立中央防疫处，这是我国近代史中最

早的一家由国家管理的专门从事传染病预防

和控制的永久性卫生防疫机构。1928年9

月，当时的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为

开展防疫工作提供了方法指南和法律依据。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地方防疫机构，如上

文中提到的嘉兴临时防疫队和上海市防疫委

员会等。我收藏的这两枚纪念章就是我国近

代防疫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枚纪念章的图案也大

有讲究。第一枚纪念章上的七星造型，源于

北斗七星，有辟邪驱疾、祝福平安的寓意。第

二枚纪念章上的梅花图案，花开五瓣，分别代

表快乐、幸福、长寿、平安、顺利。这两枚纪念

章借助浸润了传统文化意蕴的吉祥纹饰，来

表达人们扫除邪祟疾疫，向往健康美好的朴

素思想，颇具收藏价值。

◆ 朱卫东两枚防疫纪念章

■ 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纪念章（1946年制）

■ 浙江省嘉兴临时防疫队证章

在农耕社会，人们耕田主要依靠牛。在

传统文化中，牛往往象征着吃苦耐劳，勤勤恳

恳，温和驯良，它的美德不胜枚举，因此备受

人们的喜爱。古代文人十年寒窗，以笔代耕，

以砚为田，“笔作耕牛砚作田”。有的文人还

以牛自喻，并把牛的形象镌刻在文房用具上，

日日相对，以为勉励。

笔者酷爱书法，也对牛有着深厚的感

情。孩提时，一放学，母亲就唤笔者去放牛。

笔者在牛背上玩耍、看书、听鸟叫，度过许多

美好时光。幸运的是，前年笔者收藏到两方

镌刻着耕牛纹饰的老砚台，甚是喜爱。

一方是耕牛回望纹端砚。长方形，长27

厘米、宽17.2厘米、厚4厘米，砚体硕大，紫红

色，宽沿，沿上浅浮雕花卉、云朵、团寿纹等吉

祥纹饰。砚面上半部浮雕一幅田中耕牛回望

图。只见耕田里水波粼粼，祥云缭绕，青草柔

嫩，田边生长着茂盛的树木，树荫下几片荷叶

挤挤挨挨，迎风舒展；一头壮硕的耕牛，牛眼

圆睁，牛角弯弯，尾巴上翘，身上的毛发纤毫

毕现。它精神抖擞地立于耕田中央，正在引

颈回望，似在等待主人给它套犁耕种。砚堂

下部略宽，中间稍凹，有磨损痕迹。砚底平

坦，无题款。此砚构思精巧，层次分明，雕琢

质朴，刀工精湛，虽显陈旧，但整器完好无损，

石质细腻光滑，包浆深厚。

还有一方是随形和田玉卧牛砚。长12.6

厘米，宽8.1厘米，厚2.8厘米。此砚是工匠利

用天然玉石雕琢一片荷叶向上自然翻卷而成

的荷塘砚台，砚背为宽大的荷叶，脉络清晰。

令人称奇的是，此砚台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各

雕一头轮廓简洁，丰满肥硕的卧牛，它们神态

安详，毛发光洁柔顺，头尾倒置。荷塘里波光

粼粼，云淡风轻，一片静谧。两头牛在水中相

向而卧，似在深情相望，又似恬然静息，它们

仿佛卸下了重负，尽情享受着属于它们的闲

暇时光。此砚气质高雅，造型别致，玉质莹

润，包浆自然，砚底及边沿上的红色沁蚀柔和

曼妙。工匠利用圆雕、浮雕等技法，在方寸之

地将一对卧牛雕琢得细腻灵动，生机盎然，令

人仿佛在盈盈一握中便能感受到遗留的翰墨

气息，令人爱不释手。

现代农耕机器的普遍使用让耕牛失去了

用武之地，逐渐成为人们记忆里抹不去的乡

愁，但耕牛的精神我们不能丢。自从入手这

两方耕牛砚台，笔者便将它们放置在案头，每

次看到它们，脑海中不觉想起臧克家的诗句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便会

振作起精神。小小两方砚台，真是趣味多多。

◆ 胡 萍夏赏清代耕牛砚

■ 随形和田玉卧牛砚

■ 耕牛回望纹端砚


